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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文化的建设研究

——基于安徽临泉县实践的分析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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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贤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一。新乡贤群体和新乡贤文化在当前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安徽省

临泉县近年来积极探索新乡贤文化在乡村振兴中作用的发挥，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进一步弘扬新乡贤文化，

发挥其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要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活动的激励机制，正确处理新乡贤与村两委的关系，发挥新乡贤在乡村

文化建设中的作用，预防新乡贤异化为宗派与黑恶势力，防止新乡贤活动中的以德代法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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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Rural Sage Cul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Linquan County in Anhui Province
LIU Li

(Party School of Linquan County Committee，Linquan 236400, China)
Abstract: The rural sage culture is one of the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s. The new rural sage group
and cultur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urrent rural governance and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recent years, Linquan county in Anhui province has actively explored the role of the new rural sage cultur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and accumulated some experiences. To further
promote the new rural sage culture and strengthen its important rol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we need to
improve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for new rural sages to take part in rural activities,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the village committee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new rural sag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ulture to prevent them from changing into sects and evil forces as well as
substituting morality for law in their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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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向好，全局主动，实现全面小康，乡村必须

振兴。党的十九大报告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明确提出

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把这个战略庄严地写入党

章。这是党在新时期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

项重大战略任务。乡村要振兴，必须创新乡村治理体

系，走乡村善治之路，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的：“加强

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

村治理体系。”这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顺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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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的乡村治理与和谐发展，需要以优秀的中

国传统文化为根基。乡贤群体是传统中国社会乡村治

理的重要力量，乡贤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一，在

传统中国社会中一直影响深远，也成为近几年学者、媒

体和政府部门共同关注的话题。2015年2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

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

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

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当前，在乡村治理与振兴的

实践中，发挥乡贤群体与乡贤文化的独特作用，对推进

乡村治理的和谐化、法治化，建设乡村文明，推动乡村

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乡贤与乡贤文化的内涵

乡贤一词始于东汉，是指有较高威望、德才兼优、

为社会做出一定贡献，并深为当地民众所推崇的社会

贤达。中国封建社会自秦始皇开始，乡村社会就是

“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

伦理造乡绅”。在“国权不下县，县下唯乡绅”的乡村

治理模式下，乡贤曾承担了当时基层社会的重要管理

职能，发挥起代表分散乡民和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作

用。一方面，乡贤凝聚地方民众的共识，得到其认可，

代言其共同利益；另一方面，政府乐于乡贤发挥沟通

民众的作用，将适合乡贤做的，自己做不好的问题交

给乡贤群体，从而形成政府、乡贤和民众之间的良性

关系［1］。“惟地方之事，官不得绅协助，则劝戒徒劳。”

乡贤群体，就是这样承担起教化民众、沟通政府的重

要角色，成为维系古代中国基层社会运转的主导力

量，从而也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乡贤文化。

新时代的新乡贤是一批有能力、有财资、有道德、

有情怀、有威望，并愿意为本乡土发展做出贡献的贤

达人士。如在乡民心中有威望、有口碑的老党员、老

干部、老教师、老军人，村里一些年纪大、辈分高、德高

望重的人，从村里走出去的有德成功人士等。他们既

是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传统人格品德和文

化的传承者，又是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

者。他们的实际行为和身上散发出来的人格魅力、文

化道德力量，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情感认同，可教化

乡民、泽被乡里、凝聚人心、促进和谐。他们参与乡村

社会公共事务，可降低乡村社会治理成本，促进农村

经济社会的更和谐发展。

乡贤文化是指古代乡贤留下的文物、文献、传说，

以及热爱乡土，关爱他人，乐善好施，维护社会公序

良俗的优良传统和文化精神。乡贤文化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见贤思齐、崇

德向善、诚信友善等特点，是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

精神家园，是千百年来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正能

量［2］。近些年，乡贤文化正受到社会和政府的高度重

视。2015年至2017年，中央连续三年都把培育乡贤

文化、发挥新乡贤作用写进中央一号文件中。2016年

的《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也强调，要在“加快建设

美丽宜居乡村”中“培育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新乡贤

文化”。这些都显示着新乡贤文化建设将成为中国当

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促进农村社会发展，实现乡村振

兴的重要举措。

二、新时代乡村振兴需要新乡贤文化

在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背景

下，重建乡贤群体，弘扬乡贤文化，把乡贤和乡贤文化

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以乡情为纽带，以善行为大义，以

奉献为目标，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催

生见贤思齐、崇德向善、担当实干、造福桑梓的强大乡

贤力量，是涵育文明乡风，培育新型农民，优化乡村治

理，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力量。

（一）有效化解乡村社会矛盾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镇化步伐的加

快，民主化、法治化和农村改革的深人推进，农村社会

结构日益分化，农民利益诉求走向多样化，农村社会

矛盾日益复杂化，乡村治理难度进一步加大，而农村

基层组织与政府却难以包办解决大量的社会事务与

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乡贤作为本地有声望、有能力

的“精神代表”参与到乡村治理中，在处理邻里关系，

协调矛盾纠纷，缓和利益冲突，断落家务琐事等方面

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因熟地、熟人、熟事，有着

崇高的威望而为乡邻所信任，能够用自己的德行、才

能和独特的乡土办法，有效化解农村社会矛盾和纠

纷，推动乡村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关口前移，成为农

村化解矛盾的“灭火器”，乡村社会的“稳定器”，使乡

村治理更加人性化、低成本化。

（二）提升乡村公共管理效能

在传统中国社会，乡贤在国家行政体制之外，特

别在县以下的乡村公共事务建设与管理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邑有兴建非乡贤不可为”。我国现行的乡

村治理体系是建立在国家政权引导之下的“乡政村

治”，即国家对乡村的管理通过在乡镇建立基层政

权和在乡村中建立村民自治制度这两种体制来实

现的［3］。这种“乡政村治”的管理制度，导致村干部需

要承担村庄的当家人、村民的代言人、政府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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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重身份。工作中，一边要完成乡镇政府的多项工

作任务，一边要维护自身及村民的实际权益，当有较

大分歧与矛盾时，这极易造成村干部选择的迷失，导

致公共管理服务效能低下，甚至出现功能性失范,影响

了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在这种情形之下，新乡贤以

自己的学识技艺、经验智慧和财富参与乡村建设和治

理，不但能够缓解农村基层政府乡村治理能力弱化的

状态，而且新乡贤中的经济精英财力雄厚，熟悉市场，

能够通过自身的人脉和资源带动当地村民一起发展，

通过自身的经济活动、公益活动和对于乡村公共事务

的参与、管理和组织，极大地促进了乡村公共事业和

公益事业的发展，改善乡村治理模式，提高乡村公共

管理的效能［4］。

（三）引领新时代社会风尚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乡贤

文化是一种榜样文化。乡贤群体具有的道德感化力

量，在培育文明乡风、优良家风、个人作风等方面的教

化作用非常重要。一方面，乡贤引领农村社会文明乡

风。乡贤不仅是道德模范、正统价值观的引导者，也

是乡民行为的规范者和约束者。乡贤文化中蕴含的

文明、和谐、诚信、友善、敬业、公道等精神，通过乡贤

自己的道德行为表现出来，能够感化和教化村民，引

导村民见贤思齐，崇德向善，建设文明家庭和文明乡

村，促进乡村文明和谐，提升乡民幸福指数［3］。另一

方面，乡贤群体通过自身所具备的资源和社会力量，

积极发展乡村文化，弘扬我党光荣传统，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帮助村民利用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

文化活动抵制农村不良风气，如遏制大操大办、厚葬

薄养、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等，弘扬时代新风，适应农

民精神文化需求，对于乡村的核心价值观建设，厚植

优良民风，引领新时代正确的社会风尚，发挥着重要

的标杆作用。

三、临泉县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临泉县地处安徽省西北边界，与皖、豫两省9个县

市区接壤，县域面积1839平方公里，人口237万，是中

国第一人口大县。全县辖23个乡镇、5个街道、1个省

级经开区、1个省级产业园、395个行政村（居、社区）。

临泉历史悠久，距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也是中国古

代著名军事家姜子牙、百步穿杨的养由基、现代旅法

油画大师吕霞光的故里。临泉文化灿烂，文化底蕴

深，乡贤文化丰厚，有姜尚故里、杂技之乡、红色足迹、

中原牧场“四张名片”，有亲政爱民的鲖阳侯阴庆、清

廉自乐的毕卓、戍边抗敌的韦仲魁、勇举捻旗的连登

榜、嫉恶如仇的张蕴华、爱民如子的郭和五等文化名

人。如《颍州府志》记载有：“董绍，字兴远，鲖阳人。

好学有文。除洛州刺史，以拒萧宝夤功，赏开国男。

为山南行台，颇有清称。”［5］691 近几年，临泉将乡贤文化

纳入增强地域自信，促进县域发展的基础工程，高度

重视乡贤群体的建设和传统乡贤文化的挖掘，把培养

乡贤群体，弘扬乡贤文化作为完善农村治理、推动乡

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做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

（一）大力培育新乡贤文化

一是不断培育新乡贤群体。在县层面上成立了

“善治临泉”工作领导小组，配合县文明办负责全县乡

贤的评选、培训、宣传、作用发挥引导等工作。全县每

个乡镇、街道均设立了“乡贤会”，按照“来自于乡村、

服务于乡村”的原则，每年开展一次新乡贤举荐活动，

采取群众推荐、组织举荐等方式，推选出群众威望高、

口碑好，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的身边好人、道德模

范、成功有德之士、优秀基层干部、创业兴业能人等报

到县里，由县组织评选，进行公示，之后统一颁发聘用

证书，乡镇“敲锣打鼓为乡贤送牌匾和证书”，增强他

们的荣誉感、使命感和责任感。通过重塑乡贤群体，

在全县农村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新乡贤，使广大

农民学有标杆、带有方向、引有磁场。

二是保护已有乡贤文化遗产。如重建了魏野畴

烈士陵园，修缮了张老家张氏宗祠，恢复了张蕴华多

座名人建筑等。定期举办相关学术会议，包括临泉历

史文化或历史名人研讨会、交流会、座谈会等，邀请相

关专家、学者来临泉进行学术交流，发掘和弘扬临泉

的乡贤文化。

三是大力弘扬乡贤善行义举。对新乡贤的善行

义举，如办学助教、扶弱济贫、修桥铺路等感人事迹，

以及他们的家规家训，全县上下给予了大力弘扬。运

用临泉报、临泉网、临泉在线等官方和民间媒体，全面

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如临泉

电视台在《临泉新闻》等节目中定期报道先进乡贤及

乡贤组织的事迹，在一些《话说鲖阳》等地方志中载录

新乡贤的事迹，在各村部等场所统一设置“乡贤榜”、

乡贤文化长廊等展陈载体，展示新乡贤风采，广泛颂

扬他们的先进事迹，善行义举。

（二）积极促进参与活动

注重发挥新乡贤在乡村社会事业发展中的引领

作用，通过组建新乡贤议事会、“三老”协会及各种专

业协会，将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新乡贤整合到乡村治理

之中。按照他们的技能专长及发挥作用的特点，在乡

贤会中成立如“镇村矛盾纠纷调解小组”“乡风文明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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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小组”“法律事务咨询小组”“扶贫兴业指导小组”“慈

善公益志愿小组”等的工作平台，吸纳他们参与乡村工

作，多措施促进他们积极参与到乡村管理的各项具体

事务当中，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如高塘镇充分发挥

新乡贤作用，发力助推“善治”建设，以“五无”（无喝酒死

亡、无治安打架、无民转刑、无越级上访、无新涉毒人

员）村创建为目标，以创新宣传形式为抓手，以改变群

众生活陋习为切入口，开展善治工作，成效显著。“越级

上访的明显减少，闹访、缠访的现象基本杜绝了。”［6］

（三）不断完善激励机制

一是鼓励在外有一定情怀的成功人士回乡参加

村两委的换届选举，选拔优秀村干部和大学生村官进

乡镇领导班子等措施，将一大批在本地或外地发展起

来的，有经营门路、社会声望的乡村能人吸引到村干

部队伍中来。至今，临泉县已有96名村支部书记（第

一书记）或村主任是外出乡贤回村任职。二是鼓励在

外成功人士回乡创业。近年来，临泉县专门为乡贤返

乡创业出台了一系列资金、技术、信息方面的优惠政

策。通过做好搜集与及时更新新乡贤的档案资料，逢

年过节走访慰问新乡贤，鼓励他们返乡创业。在每年

春节期间，都以县委县政府名义组织团拜会，邀请乡

贤参加，鼓励乡贤回乡创业。各乡镇政府及村级组织

更是细微关怀本地乡贤，或登门拜访，或在乡贤回乡

时给予细致的安排和热情周到的服务，使他们感受到

家乡民众的深情厚意，争取他们对家乡的支持和反

哺，努力实现资金回流、企业回迁、信息回传、人才回

乡［7］。三是搭建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与发展的活动载

体和平台。建立健全乡贤参事议事机制，组建乡贤调

解工作室、乡贤慈善基金会、乡贤参事会等各类形式，

为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用武之地。

四、进一步推进新乡贤文化建设的思考

近年来，不少地方都在积极培育新乡贤群体，大

力发展新乡贤文化，鼓励新乡贤积极参与乡村治理与

发展，对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

系，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

本研究组调研发现，当前乡贤文化的发展存在着一定

的问题，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一些地方乡贤文化建

设形式主义现象较多，只评出其人，但实际作用发挥

不明显；很多乡村较为重视“官乡贤”“富乡贤”，忽视

了“文乡贤”“德乡贤”，弱化了乡贤在精神文明建设当

中的重要作用［8］；不少地方乡贤群体充分发挥作用的

社会环境、机制平台还不具备，发挥作用的空间还较

窄，等等。如何创新乡贤文化，进一步发挥乡贤文化

在现代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中的独特作用，是一个值

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活动的激励机制

人才性障碍是乡村振兴的根本性障碍。乡村对

城镇人才与精英的逆向流动，导致乡村大量人才的流

失。这一方面是由于城市较农村有更便利的挣钱途

径和发展机会，更方便的教育、医疗等关乎自我利益

的条件；另一方面是因为，吸引人才到乡村，现在有很

多的制度与机制的障碍，比如当前的土地管理制度就

是一大障碍。据调查，当前有相当部分由本乡村走出

去的城市成功人士、贤达人士在功成名就或退休之后

想告老还乡，反哺桑梓，但由于失去了本地农村户口，

不能解决农村定居的住房问题和土地耕作问题，这成

了他们返乡的最大障碍，限制了精英人才向乡村流动

的途径，也限制了乡村的发展。所以，国家要推进振

兴乡村，必须持续探索农村土地性质，土地管理制度

的改革，制定新乡贤权益保障办法，如出台鼓励公职

人员“告老还乡”“退职还乡”等制度，注重解决乡贤回

归后的安全、医疗、住房、养老等问题，以一定的物质

精神保障吸引更多的贤达人士、成功之士到乡村成为

乡贤，为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为调动新乡贤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基层党组

织要加强对新乡贤的教育引导，引导他们树立为乡村

服务的思想，坚定他们扎根乡村的意志，真正融人到

村民之中。要进一步扩大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与发

展的机制和平台，为新乡贤反哺家乡提供良好的政策

扶持、基层条件等。如探讨建立由乡镇引导，村级主导

下的“乡贤+村两委”乡村工作模式，组建村级乡贤理事

会，明确乡贤理事会为村两委领导下的自治组织，在乡

村治理中发挥的是补充和辅助的作用，把乡贤纳入到

村庄公共事务进程当中，并按照国家规定健全村务监

督机制，引导和鼓励乡贤参与村务的管理与监督。

（二）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任何经济体的健康发展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文

化是乡村振兴的灵魂。当代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

面就是乡村文化的建设。相较于乡村的经济建设和

民主建设等方面，当代乡村的文化建设任务更为艰

巨，情况也更为复杂［8］。随着近些年市场经济的发

展，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乡村社会的人口

流动性在加剧，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在多元化发展，

传统乡村文化被冲击和扭曲，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尚未

在一些乡民内心确立，乡村社会中的物质化崇拜、道

德感迷失、价值观错位、情感荒漠化等问题表现突出，

落后的文化已经成了乡村振兴的一大绊脚石。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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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要重视并积极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文化建设中

的重要作用。

一要重塑乡贤文化，以新乡贤推动乡贤文化的发

展。乡贤文化是乡村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应该大量弘扬传统乡

贤文化，鼓励新乡贤立足本地，保护、找寻、抢救、挖掘

本地历代乡贤的文献、文物等，如祠庙、故居、碑志、书

籍等。新乡贤还可以组织乡民自发弘扬乡贤精神，重

建乡贤堂，编写乡贤教材，创作弘扬乡贤精神的文化

作品，定期开展以乡贤精神为主题的活动、庙会等。

二要加强新乡贤在乡村文化发展中的引领作用。新

乡贤要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督促农村教育的发展。现

在农村有大量的留守儿童，他们在文化和心理健康教

育上存在很多的问题。新乡贤要沟通家庭、学校和政

府，督促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和关爱，培养农村文

化发展的源头。新乡贤要培育优秀乡土文化，弘扬良

好乡村习俗，通过多方式、多渠道，传播新知识、新思

想、新观念，督促乡村破除吃吃喝喝、虚荣攀比、耍钱

赌博等不良陋习，培育文明礼仪，提升农民的思想认

知和道德认知，引领践行核心价值观，让文化“软实

力”成为乡村振兴的“硬支撑。”

（三）加强新乡贤对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

乡村要振兴，一个重要的基础是农民的思想觉悟

和道德素养要提升起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但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相承接，而

且凝聚了当今时代全社会价值的共识，在提高农民思

想道德素质，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凝聚乡村振兴

力量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新乡贤作为农村社会道

德的楷模和价值观的引领者，应在促进农民群众对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上发挥重要作用。

一要培育和弘扬新乡贤文化。乡贤文化是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珍贵的思想资源，是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体现［9］。新乡贤是乡村

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主要代表。乡贤文化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有着较高的契合度。因此，大力发展乡贤

文化，不断培育乡贤主体，并从制度和机制上给予保

证和激励，本身就是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

社会的践行。二要对新乡贤进行定期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思想的培训和指导。通过系统的培训，他们

能更有组织、有系统、有方法地在乡民中开展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和引导，将之细化到乡民日常生

产生活的各方面，并不断推动核心价值观同本地的地

方文化、传统文化相融合。三要大力宣传新乡贤在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先进和典型事迹。要

通过宣传栏、网络媒体、标语以及自媒体等，大力宣传

本地新乡贤在参与地方建设、治理、公益，以及抵制不

良风气等方面的事迹，在潜移默化中引领广大乡民见

贤思齐、崇德向善，不断领悟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使之成为全社会的群体意识和共同追求。

（四）正确处理新乡贤与村两委的关系

当前，我国乡村社会治理依然存在治理主体单

一、治理方式陈旧、治理范围狭窄等问题，究其主要原

因，既有制度的问题，也有乡村社会人才匮乏的问

题。乡村要振兴，迫切要求对乡村治理工作进行改革

与创新，必须引入更多积极的力量参与到乡村社会治

理和发展中来，新时代的乡贤正好契合了这一时代发

展的要求。新乡贤参与农村基层社会工作，这就必然

涉及到一个敏感的问题，即如何正确处理新乡贤与村

党支部、村民委员会之间关系的问题。我们要坚持

“党是领导一切的”基本原则，要明确村两委是乡村治

理的主体，村党组织是农村各类组织和全部工作的领

导核心，新乡贤则是一种必要的补充［4］。即在“一核

多元”的乡村治理制度中，要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核

心，引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引导新乡贤在乡村治理

过程中扮演积极重要的角色。在明确两者关系的基

础上，一方面，村两委要充分认识到引入新乡贤参与

乡村社会治理的意义，不能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产

生排斥心理，要加强对乡贤组织的教育管理，注意把

政治觉悟高、热忱为乡民服务的人培养成党员，积极

为新乡贤参加乡村治理搭建平台，给予他们充分的信

任和一定的权利，以调动他们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

性。另一方面，村两委要行使好监管的责任，要防止

个别人或个别组织利用自己的威望和经济实力，越俎

代庖抛开基层党组织，随意插手村级事务，甚至干扰

基层党组织的正常工作，导致乡贤家族势力干预与影

响基层自治，预防和规避共治、自治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混乱现象。

（五）防止新乡贤异化为宗派与黑恶势力

应当防止以权谋私情况的发生，如在农村土地流

转承包，村办企业承包运营，国家征地补偿，村部或宗

族集体资产等治理方面投机取巧侵占集体或他人利

益等等。新乡贤不仅是官方加封的名号，更应该是基

于民众心理的认同。新乡贤文化建设中必须强调新

乡贤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历史上，从乡贤中分

化而来的地主和土豪劣绅剥夺农民利益，异化为“乡

霸”和“宗族代言人”的案例并不少见。调查也发现，

现在很多能够成为新乡贤的人一般都具有一定的经

济实力，而乡贤这一群体本身就处于社会中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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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走于政权与乡民之间，拥有普通乡民难以拥有的各

种社会资源，甚至政治资源。加之中国农村历来是家

族观念、宗族观念根深蒂固。一定程度上讲，一名乡

贤就代表一个家族的话语权［10］。在处理农村错综复

杂的矛盾中，特别是在处理大宗利益矛盾冲突中，如

果个别乡贤思想观念过于家族化、狭隘化，便会造成

宗派势力，甚至由乡贤异化成地方黑恶势力，发生独

霸公共资源、仗势欺人、假公济私、为富不仁等问题。

从已有的案例及调查中，我们也发现此类问题。不少

乡村中的贤人、能人，在拥有较多的资源，获得群众很

大的认可后，逐渐变成了乡村中的“强人”。“强人”在

参与处置各类纠纷，获取更多经济资源等过程中，甚

至开始觊觎攫取一定的政治资本，并在这一过程中，

逐渐演变成了“恶人”。由“贤人”到“强人”再到“恶

人”的这一演变过程，既有个人思想素养、法规意识、

道德品质等方面的原因，更有当前乡村社会对“贤人”

培育、发展与监督机制不完善的原因。针对这类情

况，要在培育和监督乡贤的制度和工作机制的设立上

进行规避与干预，抓早抓小，防患于未然。如切实落

实村务公开、公示制度，加强基层民主监督，打击村匪

村霸；建立政府、村两委、群众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权

重评价机制，为乡贤工作成效提供科学合理有效的评

价方式；根据乡贤工作情况及各界评价，建立柔性退

出机制，保持乡贤队伍纯洁性和公信力等［11］。

（六）防止新乡贤活动的以德代法行为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乡村，因为生活在一个熟人社

会中，并不太重视法律和契约的作用，而是更加看重

有威望的乡贤对于社会公正的维护［12］。现代社会治

理的核心是“法治”代替“人治”，即制度因素代替人格

因素构成治理机制的关键［13］。依法治国、全民守法

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要义。乡村振兴离不开法

治的保障，法治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抓手。

当今，根据我国的传统和当今国情，将人的因素

与规范制度因素有效结合，把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更符

合我国当前乡村社会治理的实际情况。而乡贤的治

理强调治理者的个体人格因素，主要依据自我示范效

应和伦理道德话语权。这既具有优势，但也有个度的

问题。如果依靠伦理道德话语权的压制，忽视了在现

行法律范围内行事，可能会形成道德绑架，甚至会导

致以道义之名行违法之事悲剧的发生。因此，农村基

层社会治理中，我们要尽力搭建一个“法情允谐，德法

相彰”的基层治理构架，努力使德治、法治、自治“三治

合一”，找到公共治理规划与传统礼俗的最佳平衡

点。既要积极充分地发挥新乡贤在协助基层社会治

理中的“以德化人”，引领民风等的重要作用；也要加

强教育新乡贤学法、懂法、尊法、用法，引导他们依法

参与村级事务，在法律的范围内，依法处理公共事务，

协调乡村社会中各层级、各方面利益关系，防止以德

代法，侵犯村民权益，巧占集体利益等现象的发生。

历史经验充分说明，只有真正自觉坚持人民群众立

场，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

维护群众利益，应当是新乡贤群体能否产生、发展的

根本决定标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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